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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殷玉珍的脸都会被风沙打得脱几层
皮，手先是裂口子、出血，后来就结成了老茧。过
度的劳累，使她落下一身零碎病，丈夫也患上了
严重的肺炎、支气管炎。好多个夜晚，当殷玉珍
在灯下为丈夫缝补衣服的时候，常常暗自落泪，
她甚至有些后悔：一家人为种树付出了太多！
殷玉珍怀孕时，丈夫心疼她不让她再种树，

殷玉珍好言说服了丈夫。殷玉珍怀孕 !个月的
一天，她背着树苗往沙丘上爬，突如其来的一阵
大风把她掀下了沙丘，她从沙丘上往下滚，整个
人也摔到沙堆里爬不起来，忽然阵痛袭来，儿子
提前降临人世。殷玉珍捧着早产的儿子，百感交
集。她为儿子取名国林，为的是纪念自己艰辛的
种树的经历。殷玉珍怀上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仍
起早贪黑地忙碌着，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她重
蹈上次的经历，又从沙丘上摔下，二儿子降生
了，孩子娇嫩的肚皮已经被沙子磨得血淋淋。
殷玉珍又要种树，又要哺育孩子。殷玉珍把

儿子放在筐子里，带到种树的地方，用大床单将
筐子一蒙，也顾不上照顾孩子。风吹过来，掀起
了床单，孩子的脸上、眼窝上、嘴里全是沙子。二
儿子最终不幸夭折了，痛苦过后，殷玉珍心想，
孩子既然没有了，就可以放心地种树了。她已经
把种树看得和亲生骨肉同样重要了。

现在，殷玉珍每年植树的控制面积都
在 "###亩以上。当地许多农牧民学着她
造林治沙，在乡亲们的努力下，目前毛
乌素沙地的治理面积已经达到 $#%。

殷玉珍指着四周已爆出嫩芽的
大片沙柳笑盈盈地说：“你看，现在
哪还有明沙？全绿了！刮大风时只
听见呜呜响，但不起沙子了。”
她突然笑着指着一株沙柳说：

“你看这林子里的虫虫牛牛
长得圆圆儿的、肥肥儿的，如

果没这些树，它们吃甚呀！刚开始
那些年在沙窝子里种树真孤单

呢，连只雀儿也难见到，现在给我做
伴儿的多了，狐狸呀，野兔呀，山鸡
呀，喜鹊呀，多了！”
过去牛蹄子扎进沙子里就拔不出

来的井背塘如今已被殷玉珍夫妻改造成
了瓜果飘香、六畜兴旺的风水宝地。"##

多亩水浇地，绿油油的樟子松苗圃，大片大
片的果园……殷玉珍家的年收入几年前就

已达到了十几万元。当年她结婚的地
窨子已经变成了一座漂亮的两层
楼房。“哎呀，夏天坐在树荫下，
吃上自己种的西瓜、甜玉米，
真香啊！”望着自己种下的果
树，殷玉珍满足又有些遗憾
地说：“可惜实在太忙，顾
不上吃！”

今天，要想见到殷
玉珍不那么容易，她是乡
里、旗里、市里、甚至内蒙古
自治区的一张名片，无论是
全国劳模，还是农场当家人，
一切都是这个坚毅的女人所应
得的。但是，对她来说，一切的重

心仍然没有改变，还是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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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殷玉珍和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
形象反差大极了：原来黑瘦的脸现在

已经变得红润，衣服也是崭新的。手里还拿
着一个名牌手机，不时接听着外界打来的电
话。我们在殷玉珍家的炕头上坐定，吃着沙漠
里种的甜瓜，一路的车马劳累很快消失了。这
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怯生生地从门外闪
了进来，殷玉珍介绍说：这是我们家掌柜的老
白。老白不善言谈，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
吃瓜。
殷玉珍的老家在陕西省靖边县。质朴的

民风孕育了她质朴的性格，她在当地是出了
名的好姑娘，她模样长得俊，会做衣服会做
菜，最拿手的是那一口陕北小曲，惹得多少小
伙子围在她家门口转悠。家里来说媒的人几
乎踏破门槛。大家都以为金凤凰肯定要拣高
枝儿栖，可谁也没想到她竟嫁到一片荒无人
烟的沙漠中去了，而且，婚事的介绍人竟是她
的父亲！

&'!"年春天某日，殷玉珍的父亲赶着一
群牛一走便到了十几里地之外的井背塘，有
牛吃的草就是不见人影，忽然看见了一个地
窖洞口，那是住人的吗？寻思间，从洞口里出
来一个老人———白万祥的父亲。西北大漠空
旷而荒凉，认识一个陌生人不容易，两人一来
二去成了好朋友。白万祥人也端正勤劳，就是
不爱说话，或者说多少年来跟谁说话啊？白万
祥的父亲跟殷玉珍的父亲多次说起想给孩子
找个好媳妇，“可是这地窖太寒酸了，穷啊！”
殷玉珍的父亲性格豪爽讲义气，那一天一拍
胸脯说：“怎么找不到媳妇？现成的，我家老
五，给！”这“我家老五”就是殷玉珍。
一杯浊酒，殷玉珍就这样被父亲许配给

了白万祥。几件衣服、一个木柜子就是殷玉珍
的全部嫁妆。一头土灰马驼着一个 &'岁的姑
娘，一步步走到了沙漠深处的乌审旗河南乡
尔林川村这个叫井背塘的地方。

毛乌素沙漠位于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
交界，大约为 ()###多平方公里。在这片沙漠
中，一孔地窨子就是她的新家！低矮的房间根
本不容一个人直着进入，必须猫着腰低着头钻
进去，房间里的炕比单人床还窄，躺下时半截
身子悬空。白万祥看着新媳妇，幸福地傻笑着，
殷玉珍却一点笑不出来，面对眼前这个破落的
家，她全然失去了主意，心中只有无助和酸楚。
除了丈夫和病弱的二叔，再也接触不到

别的人，*#多天过去了，殷玉珍几乎丧失了
说话的能力。更可怕的是风沙对生存的威胁。
铺天盖地的黄沙随时都有把小屋吞噬的危
险。风一停，一家人便赶快用铁锨把门口的沙
一点一点挪开，这样的情景几乎天天遇到。沙
棉蓬、沙蓬子、沙米、沙盖是主要下炊之物。丈
夫从靖边县捡回来的死猪、死羊，竟是全家的
一顿美味，剥下的皮子还要做皮袄穿。

! ! ! ! &'!$年春的一天，殷玉珍望着水
井边唯一的一棵杨树泛了绿，眼睛突然
一亮：一棵树能活，不就证明沙窝里也
能种树吗？殷玉珍说服了丈夫和二叔，
开始挖渠改造沙地，经过几个月的奋
战，一条 *###米长的水渠展现在眼前。
谁知一场大风过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修起来的水渠消失了。

当时殷玉珍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
只羊和一个羊羔子。&'!$年的秋天，她
用一只羊，从老家陕西换回了 $##棵树
苗，种在了房前屋后，从此她每天给小
树苗浇水、松土、细心照料，期望这些树
苗能够快些发芽。当漫长的冬季过去，
春风徐徐吹来时，殷玉珍发现，栽下的
小树苗吐出了绿芽，$## 棵树苗活了
&##多棵。她和丈夫高兴得几夜合不上
眼，他们从那细嫩枝条上看到了希望。
买树苗需要钱，殷玉珍的丈夫到外

面打工，掏粪、干农活，他不要工钱只要
树苗，挣到了树苗就赶紧背回家栽上。
可是靠打工挣回的树苗实在是太少了，
殷玉珍想办法从娘家借来了三百元人
民币，养了几头猪，把挣来的钱也用在
了买树苗上。

&'!'年，殷玉珍一家的好运来了。
丈夫在尔林川打工的时候，听说村大院
里堆了好多树苗没人要。原来，当时政
府号召大家植树，还下拨了 )万株树
苗，可是植树带不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没人愿意干这活儿。殷玉珍和丈夫乐坏
了，他们借了 "头牛，一连 &#多天，每
天凌晨 "点钟就从家里出发赶去拉树
苗。返回途中遇上狂风，殷玉珍和丈夫
就抓着牛尾巴，一步步在沙海里艰难挪
动，翻过一道道沙梁，大风一次次把树
苗刮到坡底，她哭着鼻子一次次重新抬
上牛背。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夫妻俩
累得都不想动弹了，可是树苗不当天
栽上就会枯萎，于是他们连饭都顾不
上吃，喝口水继续干活儿……
夏天的太阳像火球一样，晒得人脸

红肩肿。殷玉珍的双脚被沙子烫出了水
泡，穿上鞋磨得疼，不穿鞋烫得疼，没办
法只好用塑料薄膜包住脚干活儿。中午
吃东西想找处背风的地方都难，有时刚
熬好米汤没等喝，一阵风过来吹翻了锅。

树坑挖了一个又一个，
栽上树还要重新填埋，看似
简单，可夫妻俩一年要用坏十
余把铁锹，每人穿烂几双鞋。

一次，大风足足刮了一天一
夜，许多小树被连根拔起，夫妻俩一
年的心血被刮得无影无踪。情急之
下殷玉珍病倒了，几天爬不起来。她躺
在炕上问自己，就这样算了吗？一向不服
输的她最后还是坚强地爬起来，咬咬牙
迈出了家门。两人仔细分析着失败的原
因，要让树活下来，必须先挡住风。
他们找来沙柳、葵花杆等柴草，扎下

沙障，挡住风，定住流沙，层层设防，栽一
片，巩固一片，逐步蚕食，造林成活率大
大提高。他们根据土壤条件和沙丘的方
位，确定哪些地方适合种乔木，哪些地方
适合种灌木。需要种灌木时，他们先赶来
羊群，在松软的沙地上踩出密密麻麻的
蹄印，然后撒上柠条、紫穗槐、羊柴、沙打
旺等植物种子，再重新“请回”羊群走上
一遭，这样用不了多久，小苗便会破土
而出了。
自从把姑娘嫁到沙窝子里，父

亲一直放心不下。有一次老人从东
坑来看望殷玉珍，住了两天连顿
正经饭也没吃上，他气得直埋
怨：“这家人早上四五点起床，
晚上十二点收工，一天到晚
地忙活，就是猪吃饱了也有
个睡觉的时候，鬼来了
也得给喝上一杯水
呀。”

走进内蒙
古乌审旗，走进毛乌素
沙漠腹地，一片绿洲出现。置
身其间，如同走进世外桃源。这片
绿洲女主人的名字对多数人来说耳
熟能详———殷玉珍。从当年自家门前仅
有的1棵树，到如今坐拥7万余亩“碧波”，
殷玉珍和她的家人用27年苦行僧般的劳动，
在毛乌素沙漠腹地画了一个绿色的圈。

嫁到沙漠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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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艰辛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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